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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虫小史

鸣虫者，善鸣之虫也。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诗人沈约有诗写道：“远林响咆兽，近树

聒鸣虫。”他这里说的“鸣虫”是指蝉。唐代诗人郑谷也有“晚带鸣虫急，寒藏宿鹭愁”的

诗句，则以鸣虫指秋后的蟋蟀之类。宋代诗人张耒《卷帘》诗中有“卷帘新月上，林影散

微茫。庭草鸣虫近，风灯秋幌凉”，其中的“鸣虫”也是泛指蟋蟀、螽斯等能够鸣叫的昆

虫。自然界中能够鸣叫的昆虫虽然很多，但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蟋蟀、蝈蝈、金钟、纺

织娘及各种铃虫了。

人类在刚刚步入自己童年的时代，就开始对自然界各种现象进行观察。置身于远

古大自然的环境之中，他们不能不注意到昆虫鸣叫的现象。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天籁

之音，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想到人工饲养听其鸣声；事实上，也没有那个必要。

但渐渐地，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听到自然界中昆虫的鸣叫，

他们开始捕捉那些善鸣的昆虫，装在笼子里，挂在自家的柴门上，一边听着那美妙的乐

音，一边鉴赏着那只美丽的小精灵。就这样，一项引人入胜的精神娱乐活动——鸣虫畜

养玩赏，进入了古人的生活，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十分悠久的历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

的一个有趣的组成部分。

《诗经》中的鸣虫

孔子有一句名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这里说的《诗》是指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他这句话是强调《诗经》的多方面的价值，最后居然说到可以通过《诗经》学习草

木、鸟兽及昆虫的自然知识。的确，《诗经》有很多有关昆虫包括鸣虫的记述和描写。

比如，《诗经》中有一篇描写农事的作品《七月》，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五月斯螽动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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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

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

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

七月》）斯螽、莎鸡、蟋蟀都是

善鸣之虫；“动股”“振羽”都

是鸣叫的意思。诗人还形象

地描绘了鸣虫的叫声：“喓喓

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

虫》）“喓喓”就是草虫的鸣叫

之声。还有蝉的叫声：“四月

秀葽，五月鸣蜩。”（《豳风·七

月》）在认识到蟋蟀等一类昆

虫善鸣的同时，人们还注意

到它们的鸣叫都是很有规律

的，总是与一定的节令相联

系。“鸣蜩”“斯螽动股”都是

在五月，“莎鸡振羽”是在六

月，而蟋蟀的“在野”“在宇”

“在户”“入我床下”也都与节

令密切相关。当阳气东来，

天气变暖的时候，它们便滋

生发育，渐渐鸣叫开来；而当秋尽冬来，严寒将至之际，它们便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古人对节气时令十分关心，因为它与农业生产有极密切的关系。渐渐地，人们开始把鸣

虫的叫声作为判断季节的重要标志。据考证，古代金文中的“夏”写作 ，就是一只蝉的

样子；甲骨文中的“秋”字则画成 ，正是蟋蟀的样子。“立秋，蜻蛚鸣；白露下，蜻蛚上堂”

（《易通·卦验》）、“蜻蛚鸣，衣裘成”（《盐铁论》），都把鸣虫的鸣叫与节气联系起来。

最初，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虫子的叫声，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有什么联

系，所以只是客观地记载，没有什么审美的因素。但后来，人们渐渐感觉到自然界的花

开花落，斗转星移，乃至禽虫的鸣叫，很容易引起自己感情的波动，或欢快，或忧思，或孤

寂，或伤感，于是开始有意识将虫鸣与自己的情绪联系起来，并写入自己的诗文里。宋

玉《九辩》：“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用深秋里蟋蟀的叫声，衬托自己的孤独心

五月鸣蜩图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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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后来的文人写出那么多咏虫诗文，都是借昆虫的鸣叫抒发自己的感情，亦即古代文

学中所谓托物言志的手法。

金笼蟋蟀与仙虫社

既然人们从昆虫的鸣叫里找到了某种情感寄托，发现了美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出

现了专门畜养昆虫以听鸣声的现象。根据现有的资料，人工畜养鸣虫以作娱玩的做法

起自唐代宫中。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金笼蟋蟀”条：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

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宫女们为什么要养蟋蟀听其鸣叫呢？难道她们没有更好的娱乐方式吗？也许这是

她们优裕生活之余的一种消遣，更可能是无可奈何的精神寄托。在封建帝王的后宫里，

《毛诗品物图考》中的莎鸡图斯螽图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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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良家少女被禁锢其中，虽然物

质上颇富有，衣绫罗，食珍馐，但精

神上却是很空虚贫乏的，人人都有

满腹的怨恨。封建帝王虽只一人，

却有“粉黛三千”事之，大多数宫女

一辈子守活寡，连皇上的面也没有

见过，心中的悲苦是不必说的。唐

玄宗虽是个风流皇帝，然妃妾太多，

亦恐难以兼顾。史又载：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

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

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

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

复此戏也。（《开元天宝遗事》）

这看起来很可笑，其实简

直是一种很残酷的游戏！我们

真是难以想象，成群的宫妃为

了得到皇帝的宠幸，“争插艳

花”，静等蝴蝶前来才能与皇上

一见，究竟会是何等场面！唐

代时兴一种蝶形饰物，不知是

否与这种奇怪的做法有关。事

实上，古代宫廷中的大多数宫

女无缘幸帝，在心情苦闷，百无

聊赖之时，她们只好想出种种

游戏来解闷。同书还载：“内庭

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

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

盖孤闷无所遣也。”说的正是这

唐壁画观鸟捕蝉图

唐代宫女捕蝶图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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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白头吟》，写尽了这些宫女孤闷哀怨之情，十分动

人。秋时畜养蟋蟀，显然也是宫女们解闷消遣的游戏之一。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

蟀，放在枕畔，听着悲切感人的虫鸣，聊以自慰，以度过漫漫长夜，这就是唐代宫女畜养

蟋蟀的真正动机。不过，王仁裕说民间养虫是仿效宫女之举恐不可信。合理的推测应

该是相反，宫女们养虫以听其声，应该是受民间养虫之俗的影响才出现的。

除了宫中养蟋蟀，唐代的长安城里还有人养鸣蝉娱乐。据宋陶谷《清异录》：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妾小儿争买，以笼悬窗

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

以笼养蝉，现在已没有这种做法。不过在唐代的长安不但有，而且很流行；否则，便

不会有人专门捉来到大街上出售。他们还为蝉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青林乐”，买

主则多是妇女和儿童。古代家庭娱乐很少，主妇们闲得无聊，买只蝉来挂到窗前，听着

它那顿挫悠扬的长鸣，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吧。有意思的是，还有人以蝉鸣的长短进行

比赛，决定输赢；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仙虫社”，如果仅从资料上来看，这应该是我国最早

的鸣虫组织。

宋代斗蟋蟀很有名，南宋贾似道因

斗蟋蟀入迷而误国事，被后人戏称为

“蟋蟀宰相”；他的那本《促织经》，更是

被后人视作我国最早的一部蟋蟀专

著。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当时的杭

州人极喜养斗蟋蟀，“促织盛出，都民好

养”。而且街上专有蟋蟀市场，供爱好

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

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而且因为玩者

众多，城外农民专有人捕了来卖给城里

人：“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

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

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

休。”街上也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

各种笼具，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尔雅音图》中的蜩图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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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所谓“闲汉”。由此可

知南宋的斗蟋蟀活动已发

展到相当规模。与之同

时，鸣虫的畜养玩赏也成

为普通民众的爱好。可以

相信，杭州城里的蟋蟀市

场里，一定同时出售各类

鸣虫。因《繁胜录》同时还

说市场上出售各种笼具：

“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

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

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

多。”而用笼养斗虫是不符

合蟋蟀生活习性的，所以

这些笼大部分都是用来养

鸣虫的。罗愿的《尔雅翼》上有载：

莎鸡振羽作声，其状头小而羽大。有青褐两种，率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札札

不止。其声如纺丝之声，故一名梭鸡，一名络纬。今俗人谓之络丝娘，盖其鸣时又

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

则渐近人。今小儿夜亦养之听其声，能食瓜苋之属。

罗愿说的莎鸡即纺织娘，他描绘的“头小羽大”，且分“青褐两种”，正是纺织娘的特

征。纺织娘直到现在还是南方人喜养的鸣虫之一。《诗经》中说的莎鸡更可能是蟋蟀，因

为能够根据季节的不同而由野外转移到庭院的只能是蟋蟀，而螽斯类的纺织娘则没有

这样的生活习性。罗愿对纺织娘显然有过细致的观察，所以他对其体色、叫声及食性几

个方面的问题皆说得很内行。

另外，南宋李澄叟《山水画诀》论花木禽虫画法有云：“夫画花竹翎毛者，正当浸润笼

养飞放之徒。叫虫，问养叫虫者；斗虫，问养斗虫者，或棚头之人求之。鸷禽须问养鸷禽

者求之，正当各从其类。”他这里是说画家要画什么，就要与养什么的人打成一片，仔细观

察所要画的东西，这样才能画好。所谓“笼养飞放之徒”，就是指养虫和养鸟的人。尤值

（宋）韩佑螽斯绵瓞图

〇
〇
六



鸣
虫
小
史

得注意的是，他把当时的“笼养之徒”还分成两类，一类是“养叫虫者”，一类是“养斗虫

者”。“叫虫”就是养来听叫的纺织娘、蝈蝈之类，“斗虫”显然就是指蛐蛐了。之所以说“值

得注意”，因为现在的玩家在口语中，仍然把鸣虫称为“叫虫”，而能斗的蟋蟀则称为“斗

虫”。可知，“叫虫”“斗虫”的说法，早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已经如此了。“鸣”“叫”义同，

但“鸣”多是书面语说法，“叫”则是百姓口语。自古中国文人下笔有避口语的陋习，所以

驴叫要说成“驴鸣”，马叫要说成“马嘶”，狗叫要说成“犬吠”。李澄叟在这里能以口语的

说法把鸣虫说成“叫虫”，无意中让我们了解到这一历史的真相，实在是难能可贵。由“叫

虫”“斗虫”这种专有称呼来推测，宋代无论是斗蟋蟀还是养鸣虫，在社会上都很普遍。

京师人嬉虫

唐宋两朝玩赏鸣虫，除了无聊的宫女，就是妇女儿童，似乎正人君子不屑为之，也没

有形成一股较强的社会风气，这与能用来赌博的斗蟋蟀似乎有所不同。但到了明代，这

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明代不但斗蟋蟀的风气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鸣虫的

畜养玩赏，亦渐成发展之势。与斗蟋蟀比起来，畜养鸣虫既能以声娱人，又无破财之忧，

有益而无害，故极得一般民众乃至文人雅士之喜爱，所以到了明清两朝，鸣虫畜养活动

十分活跃，京城尤甚。上自宫中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畜养鸣虫为乐。从明代

始，可供娱人的鸣虫品种大大增加，除以前的蟋蟀和纺织娘，还有蝈蝈、金钟、油葫芦、梆

子头、老米嘴，而且还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品玩技巧也有明显的提高。袁宏道

《促织志》在谈到斗蟋蟀的同时，最先提到了蝈蝈的畜养：

古谱中的明宣德罐图明宣德狮球罐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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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线娘。食

丝瓜花及瓜瓤，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

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少时读书杜庄，晞发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

鹤唳不能及也。

这位明代著名的诗人对蝈蝈显然是见到不久，但对它的鸣声却很快就喜欢上了，而且

引起了他对少年时代读书生活的美好回忆。北京人现在仍然最喜养蝈蝈，可见是有传统

的，起码在四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习俗。在此之前的各种记载都没有提到过蝈蝈，主要

原因是前人将纺织娘与蝈蝈混为一谈，没有区分开。袁氏还提到北京人喜养金钟儿：

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

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遇明则止。两种皆不能斗，故未若促织之盛。

金钟儿的体形与蟋蟀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袁氏才说“微类”。作者

对金钟儿生活习性及鸣声的描绘，以及个人的感受，都很准确。直到现在，金钟儿作为

鸣虫畜养，也远不如蝈蝈、油葫芦之类普遍。

（明）袁宏道《促织志》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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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侗《帝京景物略》

记之更详：

然嬉之虫，又不

直促织。有虫黑色，

锐前而丰后，须尾皆

岐。以跃飞，以翼

鸣，其声磴棱棱，秋

虫也，暗即鸣，鸣竟

刻，明即止。瓶以琉

璃，饲以青蒿，状其

声名之曰金钟儿。

有虫便腹青色，以股

跃，以短翼鸣，其声

聒聒，夏虫也，络纬

是也。昼而曝斯鸣

矣，夕而热斯鸣矣。秸笼悬之，饵以瓜之瓤，以其声名之曰聒聒儿。其先聒聒生者，

曰叫蚂蚱，以比于聒聒，腹太似恨骞，翅太似恨长，鸣太似恨细。有螂蟉者，蜩也。

马螂蟉者，蝉也。名以听者之所为情，寂寥然也。鸣盖呼其候焉：三伏鸣者，声躁以

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凉，鸣则凄短，如曰“秋凉、秋凉”。取者以胶首竿承

焉，惊而飞也，鸣则攸然。其粘也，鸣切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鸣悲有

求，如曰“施、施”。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呦”，曰油胡

卢。其首大者，声“梆、梆”，曰梆子头。锐喙者声“笃、笃”，曰老米嘴。三者不能斗

而能声，摈于养者，童或收之，食促织之余草具。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北京人对鸣虫的兴趣，已由少数几种扩大到八九种之多，

常见的鸣虫几乎全被用来人工畜养，供人赏玩。这段记载对各种鸣虫的特征、习性及饲

养方法的描绘，十分准确、细致，看来作者必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了解，或许他也是

个养鸣虫的内行。刘侗是湖北麻城人，中年来北京，崇祯七年中进士。他在北京认识了

于正奕，与之合写了《帝京景物略》，对北京的名胜古迹、山川人物、风俗人情，作了详细

考察和记述，极具史料价值。书中这段明末北京人玩赏鸣虫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

（明）曹有光螽斯图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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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的风俗。此段内容后来被清代陶珽收入《说郛续》中，更名《促织志》。

上面多是说的北京城里的情况，而在南方，人们还保持着喜养纺织娘的习俗。毛晋

在其所著《毛诗陆疏广要》中云：“今所谓莎鸡者，亦生樗木上，六月后出，飞而振羽，索索

作声。人或畜之樊中。”所谓“畜之樊中”，是指把纺织娘养在笼子里，听它的鸣叫声。

鸣虫的寿命一般都很

短，只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

民间有“百日虫”的说法。它

们随一定的季节而生，又随

一定的季节而亡，爱好者只

能在夏秋两季畜养，而且都

是从野地里捕来的。这种捕

来的鸣虫，调养得再好，也不

过几个月的时间，便会终老

而死。为了一年四季都能听

到鸣虫的叫声，民间有人发

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

（明）刘侗《促织志》

《三希堂画谱》蝉图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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